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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老柴老了，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刑警队长，后来在法院当法官。

现在退休了，常来找我，坐在我家那个宽大的、有葡萄架遮荫的露台

上下棋。闲来没事儿，还常到我这儿喝酒，我也藏着些老年陈酿，他

便越发地身不由己了。 

他爱说，我爱听。年轻人活在对未来的希冀之中，老人们活在

过去的回味之中。 

他对我说，作家，把我亲身经历过的这些事写出来。留给后人

看吧。写成一部新的“三言二拍”吧。 

我想，对呀，巴尔扎克不是写了部《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么，我何不写部《人间悲剧》呢？  

下面这个案子，是老刑警队长讲给我的，一个二十多年前他经

手调查的案子。几十年过去，这个案卷却经久弥香，后味悠长，陈年

佳酿似的，真的是部《醒世恒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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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血的麻将战 

 
 
夜深人静了，才入夜的那种兴奋，华灯初上的那种激情，流淌的人流车流，在渐渐地

消褪，西安古城的灯光，渐渐地暗了。车也少了，连交警们都下岗了，十字路口的红绿灯都

变成了自动转换。不过古城却变得越发地秀美，千娇百媚的睡美人哟。 
 

开场锣鼓 
 
居住在民乐园那条狭街里的一个又一个大杂院里的人们，大都熄灯进入了梦乡。唯有

前院角落里有一扇窗户，露出一点微弱的光亮，不大功夫，那一丝微光也不见了。大概这一

家也熄灯入睡了吧？ 
这是“香蕉皮”的家。 
你想错了，这屋的四个人都没有睡。屋子不大，一只一百瓦的日光灯管，把屋子照的

雪亮。“香蕉皮”怕外边露光，又查了查那一薄一厚的两道窗帘捂着的窗户，很严实。 
可他还是不放心，他出了房门，从屋外看，看到严严实实，像黑着灯，这才放了心，

回到了屋里。屋里有四个人，三男一女，才刚在麻将桌边落坐。 
这四个人当中，三个人是熟人，只有那个留着瓦片头的“双旗镇刀客”是个生人。他

只所以被称作“双旗镇刀客”，是因为他从小便是个杀牛的。练得一手刀法娴熟的杀牛绝活

儿。而且身上总带着两把宰牛刀，还好侠仗义，打抱不平。这“刀客”的名号，似乎也形神

兼备。 
“双旗镇刀客”才一进屋，便一愣。今天这一张桌子，四条腿中居然有一条是位娇客。

原先可没说有个女人呀。他不禁回头看了一眼“香蕉皮”。可“香蕉皮”也似乎一头雾水。 
来之前，“香蕉皮”不是说是“油狗”吗？“油狗”他认识，好歹还有一面之交。这

让他大感意外。他不由得多看了她两眼。更何况，她是那种你只要看了一眼，便由不得想要

看第二眼的女人。 
首先是这女人的年纪，他说不准，三十还是四十？都像。这个谜猜不透。更让他吃惊

的是她那种清秀如水的气质。准确地说，她是个少妇。落落大方，浑身上下有一种凛然不可

侵犯的正气。他在想，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哦，对了，在她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那么，这种贵族的气质是从哪里

来的？他不知道，一定是天生的，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她眉清目秀，皮肤白皙，像是用罐罐扣出来的韭黄，鲜嫩水灵。可这还不够，对了，

他明白了，是她的肩膀天生比一般的女人窄，至少每边窄了五寸。再加上长长的脖子，高胸

蜂腰细腿，那种种贵族的气质便天生玉成。如此以来，她的飘飘欲仙，便得到诠释了。 
奇怪的是，这么一堆人当中，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位冷美人？这不是她该来的地方。“双

旗镇刀客”觉得，这个女人的一身都是谜。  
“香蕉皮”问“倭瓜”：“今天怎么不见‘油狗’，不是说好的吗？” 
“倭瓜”说，“‘油狗’病了，今天打电话给我说，住院了，急性肠炎，拉得止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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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发高烧，39 度 7℃。我思量着，今天的牌场不能因为他散场，那多扫兴。便请了位女侠，

‘吕四娘’，英雄美女齐了。是不是？英雄会，对吧。” 
四个人都会心地一笑。 
“倭瓜”也在细细地打量“双旗镇刀客”。说他是“双旗镇刀客”，绝了。他真的是“双

旗镇刀客”，像个杀牛宰猪的。从外表看，他并不是虎背熊腰，高大威猛，让人胆寒的蛮牛

刀客。可细看，说他是个刀客，谁都信。 
那张有楞有角的脸，那藏而不露的冷得很酷的眼神，那身坚硬如铁的肌肉，都告诉，

这个人，得提防着点，小觑不得。 
“倭瓜”对“吕四娘”说：“这位‘双旗镇刀客’”，绝非浪得虚名。杀牛刀法娴熟，

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你知道什么叫‘庖丁解牛’吗？那典故说的就是他呀。‘吕四娘’说

上一段儿，给大伙儿亮亮耳朵。” 
“好！”三个男人一齐吼。 
“倭瓜”如此作是为了让来者心劲放松，不对临阵换将心存芥蒂。“吕四娘”心中明

白。便说：“小妹从命。” 
三个男人一齐鼓掌。 
“吕四娘”清了清嗓子，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 
“倭瓜”暗暗称奇。“吕四娘”张口便来，朗朗爽音，字字珠玑，且一字不差，这个女

人不简单。到底是梨园世家，端的是冰冻三尺呀。 
“双旗镇刀客”惊讶不己，这样的评书，他从来没听到过。虽说艰深难懂，可半听半

猜也听得出其中的音韵，好得不得了，字字圆润如玉，声音清脆，恬静如水，了不得呀！ 
“香蕉皮”听得呆了，“倭瓜”真有手腕儿，从哪弄来这么个尤物！ 
“吕四娘”接着说：“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盍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 
“倭瓜”越发地惊叹不己，真难以置信，“吕四娘”的古文水平，古声古韵，古香古色，

竟能高雅如斯，出神入化，达到如此境界，真的不是凡人了。 
“双旗镇刀客”更加的听不懂了，但最后一句，“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他听懂了，

他骇然了，古人早己如此了。他杀牛时，的确牛不是牛。牛在他的眼里，皮是皮，骨架是骨

架，筋是筋，肉是肉。只见细部不见全牛。刀至牛解，快如风，疾如电。那是“双旗镇刀客”

的绝活呀。 
接下来，“吕四娘”说的更加地如行云流水，语速也越发地快了，她说：“方今之时，臣

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

未尝，而况大軱乎！“ 
这几句话，包括“倭瓜”在内，三个听众一个字都没听懂。天书一般。可他们都相信，

“吕四娘”一个字都没说错。他们听不懂是因为他们没这水平。 
“吕四娘”放慢节奏，咬字有痕、字字千钧地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

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

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这段话，“双旗镇刀客”是听不懂的。 
可“倭瓜”听懂了一点，他解文说，“宰牛者分几个级别，良庖丁一年换一把刀，次一

点的，一月换一把刀，可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了，还跟新的一样。”他问：“‘双旗镇刀客’，

你的刀多长时间换一把？” 
“双旗镇刀客”：我杀牛九年，换了三个老板，没换过刀。 
“倭瓜”：“真的？大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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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旗镇刀客”却说：“大姐，您接着说呀。我听得正爽呢。”他正听得出神。 
“吕四娘”也似意犹未尽，接着说：“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

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

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三个男人都听得呆了。虽说听不大懂，但“吕四娘”的字正腔圆，妙语如珠，口若悬

河的功夫，是领教了。 
“双旗镇刀客”说，“今天就为听这段评书，我奔走千里，值了。” 
“吕四娘”却说：“见笑！见笑！献丑，献丑！” 
“倭瓜”觉得，就是这一段说词，“吕四娘”己进入了这块生人难以进入的圈子。他的

目的达到了。 
 

阴谋 
 
晚上，“香蕉皮”，邀“双旗镇刀客”来打牌，跟他说的是三缺一。 
“香蕉皮”说，今天晚上，咱们三个人；“油狗”、“香蕉皮”和他，合伙收拾“倭瓜”。

这口猪肥。可“油狗”没来，却来了位冷美人。 
“香蕉皮”说，他知道“倭瓜”这小子的家底，说少点，有上千万吧，他倒腾服装，

有七八年了，从摆地摊卖袜子起家，现在有了好几家店，店虽不大，位置却在解放路西二路

口的黄金地段，哪天的营业额都在两三千。少说也是对半利，一天挣多少，你去算吧。 
这还只是明的，“倭瓜”真挣的不是这些店里的钱。 

“香蕉皮”带着“双旗镇刀客”去了他的店，那店堂面积是不大，顶多百十个平方米。

可真是豪华型的，茶色玻璃上用荧光红书写着：进口服装，工艺精美，式样新颖，款式高雅，

欢迎惠顾。走进门。小小的店堂里乐声袅袅，有个港妞冲着每个进来的人笑，不但嘴唇鲜红，

还涂了眼青，一头披肩发遮住了半张雪白的脸。 
店里的东西全是进口的，日本的豪华套裙，英国的高尔夫西装，价钱高的让他乍舌。

再低头看看柜台，柜台里放这些首饰、电子表、打火机和小工艺品，可件件上面都有外文商

标，看来都是洋玩意儿。 
他再看看那些五光十色、奇形怪状的各式服装。他终于明白了：这样的店，不是为他

这样的人办的，就在号称全国八大城市之一的西安，也不是为一般人服务的。是为这个城市

里顶多百分之三的摩登小姐们服务的。 
他心里暗暗的估算了一下，这“倭瓜”的确是个肥得流油的主儿。 
“香蕉皮”说：“走，今天晚上榨干那老肥，少说也捞他个三五十万。还有他的那部

‘宝马’车。”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要赌，就大赌，一辈子赌这一回也就够了，人一辈子，

不就这么回事？” 
“双旗镇刀客”说：“那‘油狗’呢？会跟咱们合伙吗？那小子可够奸的。” 
“香蕉皮”附在他耳边说：“放心，他跟咱们是‘铁哥们儿’，今天晚上，咱们捉‘倭

瓜’的大头。” 
他心里有了底儿。 
“上一回，我们就捉了‘倭瓜’的大头，赢了他五万七千元。” 
我的天！五万七千元！要是他“双旗镇刀客”，这一把输的，只怕这辈子倾家荡产，

再也翻不过身了。 
“哼。”“香蕉皮”嗤笑一声：“五万七千元，不过在他身上拔了根毛儿，碎碎儿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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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崽娃子，送进屠宰场，身上的膘，要没有七寸厚才怪呢。” 
他吃不准这些人。 
“他除了老婆，还养了两个情妇，公开的，谁不知道？店里那俩港姐儿都跟他睡觉，

你信不信？” 
他信。这狗东西，有了钱，什么都会有的。瞧瞧，人家这才叫活人呢。 
可今晚“油狗”没来。形势变了。不过，也没什么可挑剔的，“倭瓜”带个人来，很

正常，就算“吕四娘”给“倭瓜”作“托儿”，作保镳，谁都没话可讲，就是“倭瓜”带了

他的老婆来，也不算破了赌场的规矩。 
只有一点，他俩只能作“对家”，不能作上下家。 
 

一桌麻将 
 

哗啦哗啦，倒牌开洗。一桌麻将开打。才上桌面，都在试探对手，小心翼翼，试试水

深水浅，水热水凉。都在打量对手。 
先说 “吕四娘”这个绰号吧。 
提起“吕四娘”，年纪大一点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个名闻天下的《吕四娘剌

雍正》的评书段子，响响中国。千古绝唱了。 
那评书段子说的是雍正年间，湖南秀才曾静因不满清廷统治，上书名将岳飞的后裔陕西

总督岳钟祺策动反清。可岳钟祺却向朝庭揭发了曾静。雍正就此事严加查办，一网打尽，大

开杀诫。广肆株连，由此引出浙江文士吕留良文字狱案。曾静等人锒铛入狱，后被满门抄斩，

吕留良一家也未能幸免。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因在安徽乳娘家中，而逃过此劫。 
年仅十三岁的吕四娘秉性刚烈，得知其全家祖孙三代惨遭杀害，悲愤填膺，刺破手指，

血书“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只身北上京城，决心替全家报仇。途中巧逢高僧甘

凤池，四娘拜之为师。甘授吕四娘飞檐走壁及刀剑武艺。  

     艺成之后，吕四娘辗转进京，设计潜入乾清宫，刺杀雍正，削下头颅，提首级而去。 
     民间盛传雍正大葬时以金铸头代之，葬于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宫。 

尽管这只是一段评书，民间传说，究竟有无此事，无藉可考。可老百姓却对“有无此

事”不感兴趣，吕四娘扬名天下。大女侠也。 
“吕四娘”真名叫李司良，与“吕四娘”毫无瓜葛，可因偕音，李司良与吕四娘发音

极近，而她又是个女杀人犯，刚烈女子，于是她的名字便成了“吕四娘”了。至于她为什么

杀人，后面我们再慢慢地讲。 
才开打，她手顺，一脸喜色。 
坐在他对面的是“倭瓜”，因为他长得又黑又胖，不但发了横财，还发了福，越发胖

的出奇，前两天到特体服装店去做裤子，一量，腰围三尺七寸。比怀了六七个月孩子的女人

肚皮还大。估摸着躺着站着一般高，所以外号叫“倭瓜”。 
你别看这个“倭瓜”长相蠢笨，那双眼睛老像没睡醒似的，半睁半闭，木呆呆的，可

是内里却十分精明，办事老辣。老谋深算。手腕上老带一块黑色带计算器的手表，那手表还

带电子打火机，在那年头，是个时髦玩意儿。脖子上挂条金项链，粗得都能拴狗。 
财大气粗哟。 
大伙说他会算计。牌打了一圈儿，他有输有赢，大概还是赚了七八百元，所以，他稳

稳当当，胸中有数，只管朝天亮打。 
“香蕉皮”就是个卖瓜果梨桃儿的，每天蹬一部三轮车，卖香蕉、苹果、甘蔗、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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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好了，一天赚上百儿八十的也有，弄得不好，一天三五十元，要是碰上阴雨天，或是弄不

到价合适的货源，歇上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的，那也是常有的事儿。他叫“香蕉皮”，单

凭这个外号，就知道他的为人了。 
可有人说，“香蕉皮”卖瓜果梨桃不过是个样子，其实水深着呢，“双旗镇刀客”觉得，

这是真的。“香蕉皮”是个咬人的狗不叫，蔫驴踢死人。干实事的主儿。 
 

“双旗镇刀客” 
 
“双旗镇刀客”这次从原上下来，来西安谈一单大生意。 
有人告诉他，说他的一个兄弟弄到了块稀世珍宝。杀牛杀到了一块大牛黄。那块牛黄

有多大？说起来吓死人。重达 2675 克。 
“双旗镇刀客”天天杀牛，别说见，听都没听说过这么大的牛黄。 
牛黄，是黄牛或水牛的胆囊结石。别名丑宝。为牛科动物牛干燥的胆结石。牛黄完整

者多呈卵形，质轻，表面金黄至黄褐色，细腻而有光泽。 
他知道，这牛黄是个宝。 
中医学认为，牛黄气清香，味微苦而后甜，性凉。可用于解热、解毒、定惊。内服治

高热神志昏迷，癫狂，小儿惊风，抽搐等症。外用治咽喉肿痛、口疮痈肿、疗毒症。由于天

然牛黄极其珍贵，国际上的价格高于黄金，现在，大部分中成药使用的都是人工牛黄。 
他杀牛，每头牛他都会在牛的胆囊中细细地察找牛黄。可从来没发现在大于 50 克的

牛黄。可一颗超过 50 克的鸡蛋大的牛黄，就是 100 克的金子呀。50 克的牛黄就能让一家人

一夜暴富。你可以想想，2675 克。这财发得有多大。 
牛黄多呈卵形、类球形，大小不一，直径一般在 0.6～3(4.5）厘米。黄豆般大小。表

面黄红色至棕黄色，有的表面挂有一层黑色光亮的薄膜，习称“乌金衣”，有的粗糙，具疣

状突起，有的具龟裂纹。体轻，质酥脆，易分层剥落，断面金黄色，可见细密的同心层纹，

有的夹有白心。气清香，味苦而后甘，有清凉感，嚼之易碎，不粘牙。 
可那块牛黄细韧如石，质地极好。 
给他捎信儿的人说，这块牛黄的发现者，是家肉联厂的上夜班的俩哥们儿，这事没人

知道，发现牛黄以后，他俩悄悄地用衣服包了，夹带出来了。有人知道了，这块宝便不是他

俩的了。他俩不敢明目张胆地卖，偷偷地私下卖给远方的亲戚好友。所以会传到“双旗镇刀

客”的耳朵。 
这简直就是块无价之宝。卖给哪家药店，这块牛黄会成为镇店之宝。 
货主开价五十万元。 
听上去似乎是个天价，“双旗镇刀客”心里明镜儿一般，其实这个价钱很便宜。这是

个“金子当成黄铜卖”的价呀。他别的不知道，牛黄的价钱他会不知道？他卖过几回牛黄，

好几家中药厂都在盯着他，只要他碰到了牛黄，药厂会连夜赶到他家。他说什么价就什么价。

牛黄就如此珍稀。 
如果能大明大方地卖，这块牛黄，一百万也值。他是个杀牛的，是个一把牛刀闯天下

的刀客。家里有块牛黄很正常。货主不能挑明了卖，他可以呀。他能把这个来路不明的宝贝

洗白。他买头病瘦牛一杀，这块牛黄不就洗白了吗？ 
干！ 
拚了！ 
这样的一夜暴发的机会，一辈子也许就这一回。过了这个村儿，就再没这个店了。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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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失呀。 
可五十万，这是个天文数字呀。他到哪儿去借？别说五十万，就是一万元，他都拿不

出来。他是十几块、几十块地挣钱的人呀。还有中间人的好处费两万元。货主说，他只等七

天，七天之后，他便不用再来了。 
 
（老柴说，那时候，我这个刑警队长，手下带着好几十号刑警，一个月的薪水才六七

十块钱。就算高收入了。） 
 
他急疯了。送到嘴边的肉，他不吃？就凭他宰牛，杀一头牛才挣人一二十块钱。这辈

子别说挣上几十万，能挣上三五万都难。 
他还是弄齐了。这笔钱来得不容易。从银行里日鬼捣棒锤地弄了五十万元，东挪西借，

又借了两万元，分别背着一分五和三分的高利贷。就指望着这笔生意发财哩。 
他火急火燎地把钱凑齐，己经是他接到消息的第十天了，他原本指望这块牛黄不会那

么快地易主，可他匆匆地赶到西安，人家说，己经卖了，卖了 60 万元。那俩肉联厂杀牛的，

拿了钱，颠了。不知哪里去了。发了这么一笔大财，还不人间蒸发吗？ 
他傻眼了。就算没捣手，他也是干瞪眼呀。60 万，他拿得出吗？差 8 万元呢。 
他在西安城里瞎转悠，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回去？他不甘心。这一路

的盘缠吃喝住店，赔进去好几百元。 
“香蕉皮”跟他有一面之交。他对“双旗镇刀客”说，我这儿有个发财的机会，就看

你有没有这个胆。 
真的是渴睡递枕头。 
“双旗镇刀客”喜出望外。“香蕉皮”说，咱们仨捉“倭瓜”的大头。那一个人他也

认识，一块儿喝过酒，叫“油狗”。 
说到打牌，他是老手，年纪不大，可还在他爷他奶怀里抱着的时候，便便在牌桌边上

站。替他爷他奶摸“炸弹”，从小便是要什么来什么的小香手。 
这两年，赌风日盛，他便来真格儿的，越玩儿越大了。他这人脑子够用，无论什么事，

只要想学，就能会，很快就精于此道了。 
一百三十六张麻将，他背得滚瓜烂熟，什么打法都玩得来，他不轻易去赌，他知道“将

军难免阵上亡，瓦罐难逃井上破”的道理。所以，虽不敢说每战必胜，但十有六七的胜率却

是真的。 
他常在外边跑，人家喜欢他的敦实憨厚，威猛刚烈，也弄成过那么几回事，人家也信

他。他这人粗中有细，打着打着，便悟出不少门道来，牌打得精了，居然远近没有对手，成

了常胜将军。只是村里的赌，多是小赌，一二十元，二三百元，便是大输赢了。 
那时候，老头儿老太太打得还是钢蹦儿，一分两分的输蠃。 
他打牌有了点儿名气，又让派出所关了几回，便有点怕了。这名气可不是好名气，他

爹跳着脚骂，派出所、治保会也常盯着他，他便不敢在村里赌了。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他到远处去赌。 
他赢过钱，可钱这东西，若是来得快，便去得也快，他没发财，可也没落难。 
他开始爱到生人生地去打。自然，这种时候难免风险也大。他自持身高力大，膀阔腰

圆，又学了几招实用散打，也不怕赌场上翻脸，翻脸就翻脸，我害怕你不成？不沾亲也不带

故。要不怎么对得起他这“双旗镇刀客”，“关中冷娃”的威名呢。 
我是刀客我怕谁？ 
不过也有两次，他也够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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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他身上的钱输光，没钱顶账。让人家暴打一顿，六七个打一个，双拳难抵四手，

那回他给打惨了，被打得鼻青脸肿不说，还要他写下一千元的借款凭条。他给打瘫了。没法

儿，便由人家押了回家取钱，他家里哪有什么钱？ 
那俩也够狠的，怕他逃跑，便扒了他的裤子，他全身上下只有一件背心，连裤头都给

他扒了，好在那背心长，能遮住他的光屁股，多亏是后半夜了，路上也没人，也不怕羞。走

着走着，走到柳河进上，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跑了。光着屁股翻墙进了家里的门。 
他有个毛病，记吃不记打。但凡爱赌的人都有这毛病。他还去赌，赌博这玩意儿上瘾，

比什么都瘾大。尤其是他。他躺在床上，一遍一遍的品那赢钱的滋味儿，收赌注的滋味儿，

就是不记挨打的滋味儿。 
这几年，他是越打越精了，很少输钱。他在赌徒们当中，名气越来越大了。居然有人

来雇他去打牌。 
所谓“雇”，就是农村里的暴发户们，雇他去替他打牌，输了是主家的，赢了对半开，

或三七开，四六开，二八开。也有打一夜五百元，一千元的。不论输赢。也有输赢五五开，

本钱雇主掏的。 
能有人雇他，就说明他打牌，已经不是业余水平了。 
他也有得意的时候。 
他最得意的一次是那会在天津的一家小旅社，那是一次大赌。 
他手气好，又玩了点儿小把戏，打到半夜两点，他已经赢了三万六千元，可不幸的是

那次他们太大意了，一边赌着，一边弄了十几听“强力”啤酒，两只烧鸡，边啃边喝，边喝

边赌，越喝越来劲儿，越喝越想喊，弄的四邻不安，恰逢派出所到旅馆抓嫖妓宿娼的，服务

员顺便报告了，拿了钥匙，捅开房门，警察们掏出枪来，让他们面壁而立，两手高举，桌子

上的钱，口袋里的钱，连提包里的钱，全部兜走，共计四万七千元。其中包括他的三万六千

元，还有赌本两千元。 
一副手铐铐两个，两副手铐铐了四个，进了收容所，行政拘留十五天。 
说真的，钱没收了虽说心疼，可那十五天野真难熬，他天天在墙上划圈儿记日子。肚

子吃不饱不说，还没烟抽。在号子里，他还挨号头的欺负。 
好不容易，熬到了半个月，走出看守所，天那么蓝，太阳那么亮。警察又训了他半个

小时的话，他一句没听进去。警察让他提了行李跟他走，到了火车站，进了站，上了车，给

了他一张硬座的直达快车票。 
他说，“口袋里没一个钱，一路上要吃饭呀。” 
民警下车，买了个大锅盔给他。 
民警问，你家离车站几里地。 
本来是五里地，他舌头一打转儿。说，“二十里。” 
警察看看他，笑笑。说，“二十里，你这么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俩钟头就到了，还用

得着坐车？走吧。” 
他这人记吃不记打。 
就这，他一路上坐在车上，回忆旅馆里的那一夜赌博，每一局怎么赢的他都记得，还

有滋有味的品呢。 
就这样，他回了家，那两千多元，他没敢跟家说，那钱也不是他的，是他哥的，他说

能买到一批“索尼”二十五寸彩电，这钱留给人家做了定金，他哥说会办事，还狠夸了他一

顿。 
这是不久前的事，他心里怎么也忘不了那三万六千元，要不是飞来那一场横祸，他早

发家了，早就是万元户了，敢跟他哥抗衡了。他哥做生意倒腾了五六年，没挣上钱不说，还

拖欠了一屁股债，去年到今年包了几个小建筑工程，总算弄了几个钱，他心里有数，充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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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七八千元家底，光行贿就花了好几千元。 
这五十万来的不容易，是他的未婚妻翠翠在信用社搞的鬼，一家社办的铝厂还的贷款，

她没上账，偷偷地做了个假凭据。可纸里包不住火，她再三的跟他说，这笔钱必须在十天之

内还上，最长也不能拖过十五天，要是让上级发现，她不但会砸了饭碗，还要坐牢，这五十

万元够她坐上一辈子牢了。要是出了事，她就上吊！ 
她之所以这样铤而走险，也是逼上梁山的。她跟他订婚都一年多了，现在已经怀上了

孩子，有两个月了，妊娠反应同事们都看出来了。要是没钱结婚，就凭他那烟熏火燎，没有

天花板的破土屋，能结婚吗？ 
他说他的这次牛黄生意，十拿十稳，瓮中抓鳖，手到擒来，她信。像牛黄这样的生意，

的确很踏实，所以她才敢如此地不要命。 
说真的，他那没过门的媳妇人长得挺俊，是附近三村六乡有名气的漂亮姑娘，又有工

作，人家都说她长得像电影《柳堡的故事》里的陶玉玲，一笑两酒窝！白皮嫩肉，甜得像蜜

汁鲜梨！谁看谁眼馋。 
家乡的兰花花哟。 
想到这儿，他心里怪痒痒的，还不说那被窝里的“三斧头”呢。那滋味，没法儿说！ 
为了这，他也得赌一场！ 
“双旗镇刀客”之所以肯上这赌桌，是冲着“倭瓜”的那部豪华型的“宝马”来的，

“香蕉皮”带着他去看了那部车，少说也值六七十万，银灰色的车身闪闪发光，没有一道划

痕蹭伤，是当下最烫手的车。 
他仔细看了，车窗玻璃是茶色的，里面挂着白色纱帘，沙发软座显然使用了不超过一

月，绒面一点没有损伤。车轮胎上的毛刺还伸的老长。从外观看，是一部刚出厂的全新车，

连车窗玻璃都是可以自动开合的。这样漂亮的车，在西安的大街上都那么富丽堂皇，十分招

人。更别说在他那绥德的小县城了。 
要有了这部车，银行行长还不大喜过望？这车，县银行要，他们早就放出风来，想要

一部豪华“宝马”。价钱好商量。弄好了，他的翠翠转成正式工，还不是行长大人的一句话？ 
他估摸了一下，这部车顶多不过跑了三五千公里。 
要是他赢了这部车……，翠翠还不欢喜翻了？这车是“倭瓜”私人的，牌照、户口、

发票都不是问题，至于县里的交通大队过个户，碎碎儿个事。 
 

“香蕉皮”：有枪押阵 
 

“香蕉皮”是个什么级别的主儿，难说，谁也摸不准他。 
他老装穷，就看他那身打扮吧，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不知穿了几年，反正那领子早已

硬脆老化，皮夹克的里面，穿了件蓝色的球衣，半年没洗了吧，白衬衣的领子上沾满了油污，

一头到肩长发，脏的像毡片，一句话，标准的街痞二流子。 
可今天晚上他不装穷了，他拿出一个很气派的棕色日本经理箱，他打开道缝，让大伙

儿看了一眼，装满了整整一叠一叠才从银行取出的，白封条上盖着红印戳的百元大票， “三

斧头”暗自掂量了一下，总在二三十万吧。 
今天夜里，他们是打算豪赌一夜的，立了规矩，没有三十万元现金，不准上牌桌。 
看到这样大的数目，他不仅暗暗吃惊，真想不到，这样的瘦鬼，身上有这样的肥膘！ 
他不禁脱口而出：“老兄，你干什么？发了这么大的财？” 
“嗨？”他冷笑了一声，连那笑声都油腔滑调，“你要什么我都有，别看咱是个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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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卖烂苹果烂枣的，你想要什么？五四式手枪，六百四十元一把，一发子弹二十元，要不

要？” 
“要。”“双旗镇刀客”想见识见识。“让我先看看货，行不行？” 
“兄弟，你跟我来。你是个外乡人，我也不怕你报公安局，报了案，反正有你的黑枣

吃，我进去了，还有哥们儿在外头等你呢。让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他说这狠话，“双旗镇刀客”信。这是他的地盘儿，要没这点儿能耐，能手里有枪？ 
他跟他走进里屋，原来那里屋是装修过的，从外边看，这房子是老房子，与别人的住

处没什么区，可进到屋里，你就会明白，这房子的主人富足而殷实。屋子的装修并不奢华，

可结结实实，干干净净。体面而实惠。 
财不外露么。 
拐个弯儿有间卧室。卧室旁边有个小小的贮藏室，那贮藏室外观就像单元房里的厕所，

六面墙壁，没有窗户，开了门，黑洞洞的，一开灯，屋里徒有四壁。空房一间。 
“香蕉皮”走了过去，墙上有面镜子，他伸手将镜子卸下来放在地上，露出一个几乎

难以发现的，与墙体一色的白色的保险柜。 
他拿出钥匙，开了锁，保险柜还有一道密码锁，又对密码，这才将门打开。一打开门，

“双旗镇刀客”不禁大吃一惊：在红丝绒的底面上，放着一溜排摆着的五支乌黑发亮的五四

式手枪，都套着牛皮套，枪边还放着一排排的子弹，大约有一百多发。 
“要不要？”“香蕉皮”问：“一手交钱，一手验货，子弹、枪都是新的。价钱再没这

么便宜的。再说，你上哪儿去买呀？” 
他的心真的动了动，想买一把，回头又一想，不合算。没有佩枪证啊，说不定，弄个

“私藏武器罪”蹲几年班房，拿钱买罪，可划不来呀。再说，他又没有什么跟他不共戴天的

仇人，非杀了他不可。他也没胆量去劫道，要那玩意儿干嘛？就是劫道，有把杀牛刀也就够

了，何必手枪？那么招人眼目。带刀又不犯法。 
“那玩意儿咱可不会玩儿，再说，也没那胆。”他轻声地说。 
“香蕉皮”冷笑了一声，说：“量你也不是那个种！告诉你，别看我是个蹬三轮卖香

蕉的。要不要微型的短把儿冲锋枪？说话。要几百把？” 
“好大的口气，军火商呀。” “双旗镇刀客”脱口而出。 
“香蕉皮”拿起一支枪，去了皮套儿，枪上薄薄的涂了层机油，他用一块绒布擦了擦，

枪越发的亮了。他把一根手指捅进枪的扳机孔，一甩，枪在手指下打了几个圈圈。这动作很

老练，他在暗示“双旗镇刀客”，别以为我就是个卖枪的。老子还是个西部牛仔。不信？ 
“香蕉皮”说： 
“我当过兵，服役三年，干了一年，吃不了那份苦，跑回来，不去了。后来，还坐过

两年大牢，啥世面也见过，要说打枪，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指哪儿打哪儿，杀个人，

跟宰只鸡儿似的，谁要惹了我，可没他的好儿！” 
他的话音才落，“倭瓜”说话了，从他手里一把夺过那支枪，在手里掂了掂，看了看

枪膛里没有子弹，便试着击发，那声音清脆响亮，“倭瓜”说，“这枪我要了。子弹！50 发。” 
“香蕉皮”先是瞪大的眼睛看了一眼“倭瓜”。“真要？” 
“倭瓜”不语。 
“香蕉皮”数了 50 发子弹给他。 
“倭瓜”把子弹压进枪膛，播到腰间，说，“今天晚上谁拉稀，我就拿谁试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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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桌边，赌场上，“双旗镇刀客”觉得赌场上的气氛变了。他再看“吕四娘”和“倭

瓜”，和先前有些儿不一样了。 
“吕四娘”似乎依旧气定神闲，可“香蕉皮”却像是有点骑虎难下，看来他并不想把

赌场变成杀场。 
“双旗镇刀客”肯定了如下三点： 
第一，这帮人有来头，有背景，有实力。个个都有吨位。第二，以这帮人的来头背景

和实力，这桌牌会守规矩，不胡来，不会言而无信。这儿不是杀人越货的地方，是个真正的

赌场。贼有贼道，匪有匪道，赌场更有赌场的道儿。而赌场是个最讲“道”儿的地方，只要

守道便好。第三，他来对了地方，是个打牌的地方，他会死也死的明白，发也发得明白。他

心定了。 
“香蕉皮”要的便是这个感觉，不过现在有点过了。 
为了缓冲一下气氛，“香蕉皮”拿出包烟来，是“蓝箭”，这会儿这烟走俏，一包黑市

上买到七块多。（刑警队长老柴说，那时候我吸的是五六毛钱一包的，宝鸡烟厂出的“金丝

猴”。）这价“双旗镇刀客”知道。“香蕉皮”递给每人一支。“吕四娘”也接了，却放在了她

的对家，“倭瓜”的手边。 
“倭瓜”从口袋里掏出了打火机，一看那精美的造型，和那突出的 USA 字样，就知

道非一般玩意儿，那打火机上还带着块表，看样子还是块机械表。“双旗镇刀客”拿过来一

看，果然是瑞士表，“百浪多”。 
那打火机他拿在手里看，却不知怎么用，不像电子打火机，一按就有火苗往出窜，也

不像陕北放羊老汉用的打火石的打火机，掀开盖擦轮子，或是一按键盖会弹开，喷出火苗，

看了半天，不知怎么用。 
“双旗镇刀客”有点难堪地说：“哟嗨，新式武器！” 
“倭瓜”悠然自得地拿过打火机。打开机盖，打火机的一面镶了一块蓝宝石，或许是

假的，反正亮闪闪的，“双旗镇刀客”也不认识。“倭瓜”那又肥又短的手指只一碰，也许连

碰还没碰上，打火机里立刻窜出一股火苗来，淡蓝色的，一两寸高，呼呼有声。“双旗镇刀

客”看得呆了，直到“倭瓜”送了过来，这才慌忙拿起烟来点。 
“反了。”“倭瓜”连看也不看，说。 
“双旗镇刀客”低头一看，真是反了，原来“蓝箭”的过滤嘴是白色的，一道金箍，

他没注意。忙反了过来，这才点着，深深地一吸，不错，到底是七块二角钱一包的，香、绵、

有后劲。 
他把那打火机拿过来细看，委实漂亮，怎么打着的，他还是不明白，只好不怕寒碜的

问：“这打火机，怎么用？” 
“倭瓜”轻蔑地笑笑，说： 
“这是感应式电子打火机，手指只要一靠近感应点，立刻就有火苗窜出来。” 
“多少钱一只？”他总算长了点见识。 
“一千七百港币。”“倭瓜”淡淡地说：“港商送的。” 
好大的气派！ 
“双旗镇刀客”信，一千七百港币，值。单这块“百浪多”就值好几百，何况那打火

机的外壳像是镀金的。 
他见“倭瓜”的那手，肥嘟嘟，圆鼓鼓的，每一只手上都戴着只大金戒指，那戒指是

方形的，又粗又大，只怕少说也有十五六克，按现在的行情，七十六元一克，（老柴说，这

是那时候银行的收购价。）一只一千五六，还买不到，金店里没货。他明白，“倭瓜”戴这样

的戒指，怕也不是为了摆阔。这样的金戒指随时能当钱使。好用。 
他心想，我操你妈，老肥。“倭瓜”，要不了多大一会儿，到不了天亮吧，我准把你那

三归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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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只金戒指扒光不可。那戒指肯定是 24K 金的，背后有字，骗不了我。真金还是假金，我

牙齿一咬，指甲一划就知道。 
“双旗镇刀客”在心里说，别得意，我也会有这一天的。干什么也没打牌来钱快，这

一夜要是赢了，我什么都有了。 
他心想，这三个家伙，包括“吕四娘”，都有点来头，不简单，只怕哪一个都有百万

家私。这一夜他碰上财神们了。要把手上的刀磨快。我“双旗镇刀客”把你们仨都砍了，一

个不留，这叫“三归一”。要不，为啥我人称“双旗镇刀客”呢。 
 

破釜沉舟 
 
墙上的电子石英钟会报时，打了十二下。 
“香蕉皮”站起身来，紧锁好防盗门。那房门用铁皮包了，铆钉铆着，上下加了两把

暗锁，都是五保险的锁，门上还有窥视孔。“香蕉皮”用钥匙在锁里面又拧了两圈，“啪嗒”

一响，锁死了。 
门是够安全的了。 
“香蕉皮”又检查了窗户。窗户外面有铁栏杆，窗户也上了销子，又蒙严实了。不露

出一点光线，就是派出所治安队来抓赌，也来得及从容出逃，藏匿赌资赌具。然后，“香蕉

皮”回到了桌边，说： 
“好了，咱们在这儿玩了一阵儿，该动真格儿的了！” 
“倭瓜”说：“怎么样，该亮亮底儿了吧？” 
他看了一眼“双旗镇刀客”、“吕四娘”和“香蕉皮”。 
“倭瓜”说，先从我开始。他掏出一串钥匙，打开一只锁着的旅行箱包，里面似有大

半提包钱。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小小的弹簧秤，钩子一挂，打不起。可以称五公斤的弹簧秤

拉到了头。 
“怎么样？”他说，“要再不够，……”他拿出了汽车驾驶执照和汽车钥匙，那汽车

钥匙跌落在桌上，声音特别的清亮欢快。“再搭上我的豪华型‘宝马’，怎么样？” 
“双旗镇刀客”怦然心动，他想要的就是这个车。这部车比那一叠叠钱还吸引他，他

真叫劲儿了，一把提出了自己的经理箱，对了对号码锁，双手一掀，“啪！”的一声，经理箱

跳开，露出满满的一箱钱。 
“整整五十万，怎么样？” 
几个人都看傻了眼，愣在那里，想不到，这个土鳖，还真有钱！真是个“双旗镇刀客”！ 
“香蕉皮”也拿出了钱，一只棕色的日本式仿牛皮的大手提包，拉链一拉，全是钱。 
“吕四娘”嫣然一笑，她穿了一件橡皮绸的风衣，把风衣的一个角伸到了“双旗镇刀

客”面前，说：“乡党，你摸摸我这件风衣。” 
“双旗镇刀客”摸摸，摸不出什么名堂，橡皮绸面又厚又韧，里面似乎还有薄薄的一

层晴纶绸。 
“吕四娘”解开扣子，脱下风衣，扔在床上，让他再摸。大衣的里子是薄薄的又光又

滑的涤纶绸，他一摸，明白了，里面全是钱。少说也有好几十万。 
“吕四娘”说： 
“刚才摸了几圈，咱们是甩甩手气，小打小闹，随便玩玩。到了这会儿，你瞧，一院

子的人全睡了，醒着的就剩咱们儿了。香蕉皮，把你的青啤拿出来管够，随便喝，小妹我，”

说着，拿出一条“金伯爵”，“进口烟，随便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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